
■ 张大鹏

“天寒地冻的，风吹在脸上刀割一

样疼。早晨 6:30，喝上两碗稀饭，哨子一

吹，就上工了。河道上到处是人，成千

上万面红旗立在河埂上，被北风吹得呼

呼响。两人抬一筐土，从河底往上抬，

累了，换俩挖土的人继续抬土上河沿，

每天就是这样，抬土的人与挖土的人轮

换干。下午 5点多收工，人累得散了架，

再喝上两碗稀饭，回到工棚，倒在铺位

上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起床哨响。一

天两稀一干，中午吃半斤米干饭，下饭

的大白菜没啥油水，但那个香啊，人恨

不得把碗底也吃下去。工地上全是青

壮年，但只能保证每人每天一斤米，多

一两都没有。”

童年时，父亲常给我讲这段往事，

他后来也反复和我弟弟妹妹讲。印象

里，父亲每每说起，眼睛里闪着激情与

悲壮的混合成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

讲的挖淠河的年代，是在 1960年。我们

公社修筑的这一段在将军岭，离我老家

有 30里地，属于淠史杭工程中的主要干

渠——蜀山干渠。这条干渠西接六安，

东延至肥西、长丰、肥东一直到滁州的

来安县，是淠史杭工程的关键部分。而

将军岭，正是这一段江淮分水岭的最高

点。当年曹操为了征战东吴，想打通江

淮水道，解决运兵运粮问题，从瓦埠湖

一路开挖，至将军岭地界，因为高程太

高，又遇到地质难题，工程量巨大，不得

不搁置。如今，这里还留下一段上千米

的河道遗迹。负责开河的将军因完不

成任务，拔剑自刎，“将军岭”由此得名。

直到上高中，我才有机会去将军

岭，去看看父亲当年的劳动工地。只见

高大的河沿下，一汪清流汩汩东流去。

当地的同学带我去看黄冲闸，但见河中

一道拦水坝将大河截住，左右两侧各修

几道闸门，北侧闸门水往长丰、肥东、滁

州一路过去，南侧闸门水则流向合肥董

铺水库，又经小蜀山支渠流向肥西小

庙、高刘、南岗等地。我直到那时才知

道，淠河水就是从这里分流下去的，一

直流到我家门口不远处的孙老堰。

孙老堰是一个小二型水库，丰水

时，不说烟波浩渺，但阔大的水面也很

长眼，一眼望不到对岸，鱼虾尤丰。它

也是我们周边村民们夏天的乐园。少

年时的记忆里，一到夏天酷热时，我爷

爷总是拉着牛，让我骑在牛背上下孙老

堰。凉水浸身，只露个头，我望着爷爷

一 把 白 色 胡 须 随 着 水 的 涟 漪 一 飘 一

荡。“这淠河水好啊，有了这个水，就不

用担心旱年时粮食没收成了。大孙子，

你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去六安看看这淠

河。”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2006年，我作为《安徽日报》的驻站

记者，常驻六安，最初就借住在淠史杭总

局的招待所里。招待所就在淠干的河

边，出门便可见一河清水无声北去，抬眼

可望蜿蜒的淠干如飘带般绕六安城而

过。于是，我记起爷爷当年嘱咐的话。

当时的淠史杭管理总局周银平书记

很是热情，第二天即邀我去看位于苏家

埠横排头的淠干源头。在那里，宽广的

淠河河道被一条水泥大坝拦腰斩断，大

坝的上游自动形成一座水库。从霍山大

别山里流出来的东淠河与从金寨大别山

流出来的西淠河原本是在此相会，形成

滔滔淠水，然后北向正阳关入淮。但大

坝的修建，让滔滔淠水变成了汪汪一片

静湖。水丰时，湖水可以通过跌水坡流

下淠河老河道，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大

坝东侧的闸门滚滚流下淠干。淠干近百

公里全是人工开挖的，横排头是最高程，

河道设计按着等高线走，每两公里下降

一点，从而实现淠干全线的自流灌溉。

淠干、史河干渠、杭埠河全是依照这个原

理设计的。“所以称淠史杭为人工天河一

点都不夸张，虽然从修建的角度讲，这增

加了巨大的土方量，可老百姓不再为提

水承担开支了，更多的旱地变成了水

田。眼光长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

水利专业出身的周银平说这话时，那感

慨良深的目光和语气。

赵子厚的墓就在大坝东南方向的

一块岗地上，对着横排头。仰上可以看

东西淠水滔滔而来，俯下可看淠水静流

滚滚北去，流向合肥、寿县和滁州。这

位淠史杭工程的实际操刀者，当时任六

安行署第二书记、专员。淠史杭工程开

工时，他任工程总指挥。修建好淠史杭

工程是这位南下老八路一生的心结与

情怀。1958 年，他在此铲下淠史杭工

程的第一锹土。此后十几年的岁月里，

他风里来雨里去，跑遍所有大大小小的

工地，现场办公，随时解决问题。他对

每个具体项目关键数据和施工方案的

熟稔程度，让水利专家们瞠目结舌。在

六安，只要提到淠史杭，无人不提赵子

厚。是他，在原国家计委的汇报会上，

将整个工程的各项工作表述得有条有

理，构思宏大，具体论证可行性的各类

图表摆了一讲台、挂满一面墙，得到领

导、专家的一致赞同，获得国家立项。

也是他，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多次跑省

委省政府各部门汇报，甚至去寻求战争

年代自己老首长的支援，要来水泥与钢

材等材料，千方百计保证施工的必需。

水泥与钢材是修建水利工程不可或缺

的，但龙河口水库大坝的修建则是采用

土石混合而构，世界水利史上，这也是

唯一一座采用土石结构混合坝型的大

型水库大坝，被称为世界奇迹。其实，

当时不是不想用水泥钢筋，而是实在解

决不了这么多紧缺的物资。更难得的，

是他在最困难的岁月，千方百计保证上

河 民 工 一 天 一 斤 大 米 的 供 应 保 障 。

1959 年至 1960 年冬天，是修建淠史杭

工程的关键时期，每天上河民工数高达

60 万，最高峰时足有 80 万人。正是粮

食最紧缺的年代，可以想象，总指挥赵

子厚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在六安工作，让我有机会走遍淠史

杭的流经之地和主要工程节点。流向合

肥、滁州的淠干，流向寿县、淮南的瓦埠

干渠，流向霍邱的汲东干渠，流向庐江、

舒城的舒庐干渠，我都一一去过。这些

人工开挖的伟大工程，是在 1958年之后

的十几年里，逐步修建完成的。整个淠

史杭灌区，大别山的清水在岗上流，下面

是可以自流灌溉的庄稼地。淠史杭灌区

让1100万亩土地变成了丰收的良田。

在叶集的平岗，史河向北被这道高

岭挡住。从霍邱 24 个公社调过来的 5

万多名民工，硬生生奋战一个多月，在

总长 3 公里的高岭上下挖 24 米，终于把

这座高岭切开，让梅山水库的水从此通

过。过去，平岗是猫狗都不去的荒岗野

岭，但今天，靠着从河里抽上来的水，这

里变成了花果岭。一位“90 后”小伙子

大学毕业后，回到岭上种桃梨，年收入

足 有 30 多 万 元 。“ 前 人 栽 树 ，后 人 乘

凉。没有我父亲当年辛苦来挖这条河，

哪有我今天在这岗上种桃梨啊。”他心

怀感恩地说。

2018 年，我在舒城见到了当年参

加 龙 河 口 水 库 建 设 的 许 芳 华 老 人 。

1958 年，19 岁的她结婚刚满 3 天，就来

到龙河口水库修建工地。工地指挥部

从来自全县的成千上万位女同志中挑

选 120 人组成“刘胡兰战斗连”，她被选

为连长。1959 年的春汛来得特别快，

洪 水 将 大 坝 冲 开 了 一 条 20 米 的 大 口

子。危急时刻，许芳华领着姑娘们，像

男人们一样，纵身扑向激流。他们手挽

着手，在浪尖上筑起了三道人墙，终于

挡住洪水，保住大坝。在修建水库的三

年多时间里，“刘胡兰战斗连”的姑娘们

经常淋雨施工，以至于从水库工地返乡

后，很多人落下了病根。至今，每逢阴

雨天气，她都会浑身疼痛。“我没后悔

过，这是给我们自己修水利。有得必有

舍。”耄耋之年的许芳华，语气坚定。

淠河是六安的母亲河。每到洪水

季，全城的人都会跑到河边望着那汪洋

恣肆的淠河水滚滚北去。因为有上游响

洪甸、佛子岭几大水库的调节，加上淠干

的分流，六安人不再担心洪水入城。望

着滚滚洪涛，我常常想，淠河形成的几百

万年来，一直恣意流淌。新中国成立后，

淠河才终于被驯服，洪水乖乖地走，水从

岗上流。共产党人把宏图理想变成了现

实，这是多大的气魄和手笔。而这种气

魄和手笔，如果一厢情愿地不顺应时代，

终将被历史所诟病。秦筑长城，有孟姜

女的哀怨，隋修运河而致天下乱。唯有

这种气魄和手笔与人民的所需所盼相一

致，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付诸实

践。修建淠史杭，离不开赵子厚们的胆

识，也离不开许芳华与我父亲这些普通

百姓的奉献与辛劳。

淠史杭无疑是中国水利的一座丰

碑。它也是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一座

丰碑，更是人民无私奉献的一座丰碑。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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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乔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近日，

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票房口

碑“双丰收”，成为暑期档电影的又一

爆款。

打 动 观 众 的 是 什 么 ？ 或 许 是

1300 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高适等人

的深厚情谊，或许是脍炙人口的诗句

唤起年少记忆、教科书中的姓名变成

鲜活的人，或许是从开元盛世到安史

之乱后期一幅幅眼花缭乱的生活画

卷，或许是在盛世、战乱更迭中的世

事 无 常 ，在 得 意 、失 意 间 的 复 杂 感

怀。这种由古诗串起历史、熟悉又独

特的文化体验，称得上“耳熟能详中

的耳目一新”。

题材上新。不同于一些动画电

影对孙悟空、哪吒等神话人物的反复

利用，《长安三万里》让数十位唐代

“顶流”诗人轮番登场，堪称“史诗电

影”。情节不再全部源于主观虚构想

象，而是从真实历史中汲取素材，进

一步拓宽了国产动画题材来源、深化

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作

为严肃文学、抒情文学的诗歌，在传

承东方意境、表现历史现实方面所呈

现的高度与力度，理应引起更多创作

者的重视和反思。开疆拓土才能萌

发新芽，固守成规必定遭遇审美疲

劳。只有深挖中华优秀文化富矿，建

立多元化国产动画电影格局，才能打

造更多“爆款”，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艺术焕新。美轮美奂的国风动

画在讲述波澜壮阔的大唐巨变时，也

将一代代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唐诗赋

予了全新的视觉意象。大量采用水

墨动画，写意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

传达诗歌悠远的意境。依托史实文

献，融入最新光影技术，结合人物命

运变迁与精神追求，带领观众回到千

年之前沉浸式体验别样人生。特别

是李白大声吟诵着“呼儿将出换美

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白鹤载着众人

腾空而起、畅游飞驰，更是成为影片

中的名场面，让不少网友深受触动。

情景交融的视觉展现、天马行空的非

凡想象，最终要服务于故事氛围。对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创新性、具象化

演绎，建立在国产动画电影不断提升

的工业水准之上，因而能以精细化、

高品质的艺术奇观震撼人心。

情感入心。一部好的动画电影，

能让不同的人品出不同的味道。孩

子们看大唐文化恢弘壮丽、文人墨客

群星闪烁，哪怕不能完全理清历史脉

络和人物命运，但也能跟着吟诵一些

朗朗上口的诗句，这何尝不是对传统

文化的启蒙与传承？成人看那些才

华耀眼的风流人物，却或多或少为时

代所困、被命运拨弄，从中感受现实

的残酷、不得志的苦闷，同时也领悟

到挫折淬炼人生、诗篇永存世间的意

义所在。“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

成年人。”看的是浪漫诗歌，品的却是

人生纪实。《长安三万里》以雅俗共赏

的艺术魅力引发情感共振，激活国人

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吸引着不同年

龄段的观众。

当然，关于电影，前期节奏过慢、

人物性格扁平化、“以声震人”场景偏

多等问题依然存在，但《雄狮少年》

《长安三万里》等影片正在拓宽国产

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与思路、多角度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这是很好的“引

子”。只要诗在，思考在，文化就会

在。总结经验、用心打磨、精心传承，

就一定能推陈出新，让“中国式浪漫”

长盛不衰。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评论部）

《长安三万里》让古诗焕新彩

■ 吴垠康

地名是有来历的，即使岁月淘洗，斑

驳的源头已模棱两可，仍然不能湮没来

历的存在。譬如宿松县隘口、二郎两个

集镇之间的鹅子畈，无论是整个地形像

鹅蛋，抑或历史上这一带盛产鹅蛋，都能

指引“鹅蛋”关联的文化皈依。

癸卯夏日，重回故里，在熟悉又陌生

的鹅子畈，合面排列着几十座大棚。难

免会联想到黄瓜、番茄之类 ，而鹅子畈

的大棚里居然种植有名贵药材。一张张

几 十 米 长 的 网 架 上 ，铺 满 粗 糙 的 松 树

皮 ，米石斛在不动声色地汲取营养 ，修

炼成色。同行的隘口村乡村振兴专干余

从新说 ，米石斛可全株入药 ，采收周期

三 到 五 年 ，村 里 与 公 司 签 订 了 种 植 合

同，种苗、人工之类都由公司承担，不但

光大棚租赁费每年净利一万元，效益也

是种植传统作物的几十倍。仔细打量，

整齐入列的米石斛 ，叶片碧绿 ，纺锤状

的枝条恰似竹节，褐色的根须在树皮间

出没 ，一朵朵小白花如同高亢的喇叭 。

风过鹅子畈，田野飘溢着沁人心脾的石

斛香。

二十年前，我在隘口教书，在二郎居

住 ，每 天 往 返 都 要 经 过 鹅 子 畈 西 边 的

“新河坝”。放眼望去，几百亩稻田几乎

在同一水平线上，无论是稻秧拔节的夏

天 ，还是稻浪翻滚的秋日 ，都有酣畅淋

漓的壮美。这样的光景，我的遐思多半

要在田间飞翔，总会想起鹅子畈的另一

个名字。

如果说“鹅子畈”是名，“建田”可以

理解为字 ，嬗变的地名有着“农业学大

寨”的印记，听起来仿佛眼前有“红旗招

展、人头攒动”的壮观场面。

上世纪 70 年代，公社抽调民工在二

郎河上游的“张河段”挑河，将西岸山头

的土石挑到东边筑“新河坝”。母亲是被

抽调的民工之一，每天必须拿到五十张

卡片才能下工地，一张卡片就是挑运一

担 百 来 斤 重 的 土 石 。 我 当 时 尚 未 上 小

学，把工地当了“幼儿园”，顺便帮母亲收

领卡片，中午吃自带的蒸红薯。母亲叮

嘱我，别弄丢了卡片，要是回家迟，猪又

饿 得 要 撞 竹 栅 栏 。 我 至 今 做 事 谨 慎 有

余，估计就是那会儿保管卡片留下的习

惯。后来，山挑平了，新河坝工程告竣，

大伙儿又投入到河滩建田的“摘果”阶

段。如今，大棚底下只要两三锹下去，准

能 挖 出 鹅 卵 石 ，以 及 湿 漉 漉 的 劳 动 遗

存。风过鹅子畈，空中蒸腾着改造山河

的汗水味。

说到鹅卵石，突然对鹅子畈的文化

源头有了新想法，莫非是河滩上铺满了

鹅蛋模样的石头？

鹅子畈的上游是陈汉沟，属于皖鄂

交界的大别山余脉 ，重峦叠嶂 ，边贸繁

荣，洋货入山靠独轮车，山货外运有小竹

排。鹅子畈在丰水期可以行竹排，在枯

水期则是通往宿松县城的河滩路，想必

溜光的鹅卵石也能给路人留下过驻足赏

玩的愉悦。1860 年初春，浙江巡抚罗遵

殿灵柩从杭州运回鹅子畈边的罗家老屋

时，走的是这条路；围攻安庆时驻扎在宿

松县城的曾国藩与胡廷翼、左宗棠等大

员共赴罗家老屋吊唁时，走的也是这条

路。如今这里被改造为农田，公路也已

另辟蹊径，很少再有人过往。

凡事总有例外。

2021 年 5 月，安徽省老干部局有着

28 年军龄的转业干部郭培良，主动请缨，

从省城合肥到联系帮扶的隘口村担任第

一书记。转业了，仍然是军人作风，雷厉

风行，敢啃硬骨头，在他的努力下，村容

村貌、干部状态、党员形象大为改观，鹅

子畈的大棚更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

村民们记得，在省城开会的郭书记担心

大雪压坏大棚，半夜赶回村里，带领党员

干部抗雪灾；乡亲们还记得，大热天从外

地购回的菌棒须尽快卸车保菌，郭书记

甩开膀子扛菌棒，全身汗湿像刚从水里

捞上来。村总支书郑小龙感慨地说：“一

个外来帮扶的处级干部都这样拼命干，

谁还好意思耍滑头？”这片大棚分区种植

米石斛、羊肚菌、鸡枞菌、黑木耳等十几

个品种，隘口村村级集体经济由 2020 年

的 21 万元跃升到 2022 年的 150 万元，留

守村民每年在家门口就能挣几万元，郭

培良也因敬业奉献获评“安徽好人”称

号。风过鹅子畈，路边传唱着乡村振兴

的赞美声。

鹅子畈，不变的是地名，变的是在这

片土地上演绎的人事。变与不变，历史

的天空都有徜徉的云彩，滋润着这片敢

变的土地。

（作者单位：安徽省宿松县医疗保障局）

风过鹅子畈

■ 李 勇

地是有地气的，母亲说，就像蒸

馒头或者蒸鸡蛋糕，就是因了那炙热

的水气才把一团面或者一碗鸡蛋和

水的混合液蒸熟的。

小时候，最喜欢牛犁翻开黝黑土

地的刹那，一股股湿潮的雾气袅娜升

腾，挟着土地的新鲜气息，游离在人

的鼻翼左右，让人心生欢喜。盛夏中

午，分明能看见热气迂回上升，漂游

在 地 面 之 上 ，游 离 在 树 木 、花 草 之

间。早上，一团团雾气缭绕在房舍、

道路旁，从大地上喷涌而出，萌动着

力量和冲动。我慢慢相信，母亲说有

地气是有道理的。

父亲一人上班，家中六口人张嘴

吃饭，解决吃饭问题自然落在母亲身

上。母亲做完早饭，喂完鸭鹅猪鸡，

便穿梭在田间地头、河滩林边，选好

要开垦的荒地，插上棍子做好标记。

等到开工时，母亲站在地头，巡

视着茅草的种类及长势，抓起铁锹掀

开草皮，锹尖滑动着卷成卷儿的草皮

向前滚动。站定，握紧锹把，深深地

切入土中，翻开松软湿润的土地，屈

膝蹲下，抓起一把黑土在手中捻动，

土坷垃顺着指缝簌簌下落。母亲喃

喃着：地气不错，可种玉米！

也有时，母亲一锹下去，撞击在

圆石上，擦蹭着尖锐的摩擦声。我们

姐 弟 几 人 断 言 ：土 少 石 多 ，纯 费 体

力。母亲摇摇头：不可妄下结论！人

有人性，地有地气！换了几个地方，

连续挖下去，欣喜地喊着：地气稍欠，

石头挺多，但土层深，都是砂壤土，适

合种黄豆哩！

下赌注一般，我们持着怀疑的态

度在母亲指挥下挥汗如雨地劳作：搂

草松土，推走石砾，深挖细耕，平整地

头，土地在大家的精工细作下褪去了

荒芜，一根根长短合适、粗细适宜的

土垄从地头蔓延至地梢。撒下种子，

施下肥，额头、脸颊流淌的汗珠在土

地传递的一股股凉爽气息里消弭，身

心被地气包围、浸润、抚摸，顿感丝丝

凉爽与快意，那是劳动的欢愉和地气

赋予的神清气爽。

说 也 奇 怪 ，无 论 是 大 豆 还 是 玉

米，被母亲选中的土地，无论面积大

小，也不论作物品种，都好似打通任

督二脉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墨

绿的玉米叶分层错落，葱绿的玉米秆

鼓着劲地疯长；大豆叶子翠绿欲滴，

浓密的叶片盖住了黑黝黝的土地，生

命力十足。

包括墙角，母亲瞅准了，种下芸

豆，豆秧钻出地面迎着风开长，母亲

将削好根部的架棍扎入土中，横纵搭

好芸豆架。甚至山上挖回来的细辛、

山芹菜根，母亲都会根据地气选择合

适的地段栽种下去，这些生灵施了肥

水一般，兀自生长。

母 亲 说 ，人 会 喘 气 ，地 也 会 喘

气。人喘气活着，地也喘气活着。人

喘气不匀了要生病，地喘气不匀了，

活脱脱一团死面团一样，就不爱长庄

稼。人活着种地，地活着养人。

站在地头看着茂盛的庄稼，我揣

摩着“地气”的涵义，分明感觉到这些

肥沃的土地从肚脐眼冒出来一涌一

涌的清气，在风的吹拂下，在烈日的

暴晒下，在地面忽高忽低地荡来荡

去，飘逸在山川河流之上。

父亲下葬的茔地母亲三年没敢

去，却一遍遍打听周边的河流水势、

树木种类、山势走向，尤其是询问父

亲下葬的地儿土质如何，我一一回

答。末了，我告诉母亲清明时冒着大

雪栽种的红松长势正旺。母亲噙着

泪，吁了口长气：地气好，地气好，旺

着孙子孙女嘞！

慢慢感到，所谓地气，就是母亲、

父亲以及我，还有许许多多乡人对故

土的依恋、熟稔，对庄稼及土地的认识

和通透。熟悉了地气就有了底气，有

了行走大地最踏实的豪迈，这是从脚

底袅袅漫溯而来的一种能量，支撑起

和我一样祖祖辈辈离不开土地的人的

腰杆和头颅，在天地之间不惧不弃。

（作 者 单 位 ：吉 林 省 通 化 县 大

川学校）

地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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